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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輕與重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幹事吳淑玲
　　早前重看米蘭‧毘德拉的「生命裡難以承受的輕」。雖然這書寫的是一個愛情故事，但它再次令我在「輕」和「重」中作了深切的反省。

　　詹姆、米勒(Jim Miller)在他的書序中寫道「當我們的人生是被一些決定了就不能更改的選擇和巧合、機緣所定型的時候，存在便失去了實質的意義和重量。」因此我們會覺得存在為我們帶來了難以承受的輕。這不僅是指我們個人的生活，也是群體生活，以及兩者免不了的糾結。另外一種更淺顯的看法是，所謂「重」者，也是指我們的生活中所承擔的責任和負擔；所謂「輕」者，便是沒有責任，沒有負擔，無憂無慮的一種心理狀態。毘德拉在本書一開始便用了「無窮的去而復回」這個觀念帶出「輕」、「重」的意義。「一去無回」的現象就是「輕」。「無窮的去而復回」便是「重」。但是難道「重」就是好而「輕」就是不好嗎？毘德拉說不見得，因為極重的負擔是會把人壓垮的。這便是為什麼尼采說過無窮的去而復返這個觀念是最沉重的負擔。

　　我們的生活又是否活在無窮的去而復返的沉重責任下呢？在沒完沒了的工作、會議、文件、計劃、任務裡，你可有迷失自我和忘記生命方向的一刻？

　　這個暑假，可能你會為很多事務、活動、事奉忙碌著，而我，會選擇在執行委員會及各小組委員會休會期間來一個大整理，無論是工作或是自身方面。我需要「輕」，也需要「重」，「重」代表著責任、承擔；「輕」有它的清省、自在，但也難免感到空洞、無聊。

　　我想人生必須要的是一種平衡而已。
